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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乐”一词始于宋代，相关记载主要见于佛

教、音乐和画史三类文献。对于前两者，学界一般认

为与中国古代重要节日的乡村音乐或者歌舞表演等

习俗密切关联，其中春社和秋社是村田乐表演的主

要时间。[2] 而在绘画领域，据画史记载，也有不少工

画此类题材的画家。宋邓椿在《画继》中记载：“杨威，

绛州人，工画村田乐。”[3]“朱光普，字东美，汴人。

南渡补入画院，学左建，画村田乐及农家迎妇等，亦

善山水。”[4] 目前，直接以“村田乐”命名的画作尚未

得见。

不过，在传世宋画中，有一类表现乡村生活景象

的，如马远《踏歌图》、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田畯醉

归图》以及波士顿博物馆藏李唐（传）《春社醉归图》

等，有不少学者认为都可以归入“村田乐”画题。它

们多以农家春社或秋社的欢闹场景为主，表现的是

醉酒与歌舞的主题。[5] 但是，有关这类绘画创作的背

景、人物、画面活动及与社日的关系等还缺乏深入研

究。本文在对宋代社日习俗和诗歌文学中的村田乐系

统考察的基础上，以图像细节结合诗歌、画史文献等

资料，阐明表现宋代祭祀、踏歌和醉归等不同内容

的“村田乐”画题与社日习俗的密切关系，探讨绘画

等图像资料在我们认识古代社会民俗文化和政治教

化上的独特作用与价值。

一、宋代的社日民俗

社日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而隆重的节庆民俗，

起源于三代，传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于唐宋。

社指土地神，社日即祭祀土地神的日子。一年中通常

有春、秋二社。春社是在二月，时值春播时节，祭社

祈望农作物丰产；秋社则在八月，处于秋收时节，祭

祀以报答社神的福佑和表达丰收的喜悦。[6] 社日祭祀

在形态上有官方和民间之别，官方的祭祀祭品丰厚，

程式严格，等级分明；民间的祭祀则比较随意简朴，

活动欢乐祥和。宋代，社日被誉为农人的“狂欢节”，

不仅要举行隆重的鼓乐祭神、占卜祈农、社聚宴饮

等活动，还有社舞表演等新的娱乐内容，杨万里《观

社》中就曾写道：“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

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

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7] 诗歌中描绘了戴着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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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员卖力表演，一片载歌载舞的狂欢场面。陆游的

诗歌对此也有大量描绘，如“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

儿童喜欲狂”[8]，“比邻毕出观夜场，老稚相呼作春

社”[9] 等，所描绘的都是社日这一天男女老幼争相观

看社舞和社戏等村田乐表演，尽享欢愉的情景。

二、宋代村田乐画题中的社日民俗  

活动考证

村田乐不仅是宋代社日节庆习俗中深受百姓喜

爱的歌舞表演，也是宋代画家十分喜爱的绘画创作

题材。但是画题村田乐与歌舞村田乐并不完全对应，

画题村田乐不仅包含歌舞表演本身，还包括祭祀、

醉归等与社日相关的活动环节，具有更加广泛、生动、

形象的画面内容以及丰富的人文底蕴与社会文化内

涵。我们从流传至今的宋代村田乐画题作品中可以

得到相关印证。

（一）萧鼓祭祀

自先秦时代开始，萧鼓祭神便成为社日当天的重

要活动内容。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社

稷”篇云：“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

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

土地；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10] 社日祭神这

一习俗至宋代仍长盛不衰。《宋史》“礼志”载：

“社稷，自京师至州县，皆有其祀。”[11] 宋诗中则更

为细致生动地描写了鼓乐祭神的习俗和场景。刘弇

《三用前韵酬达夫》其九曰：“社老赛神箫鼓迎。”[12]

赛神即祭神，赛神中萧鼓既是祭器也是乐器，是祭

仪的重要构成。李若水《村家引》：“邻老相邀趁秋

社，神巫箫鼓欢连夜。”[13] 祭祀中不仅击鼓，还有一

系列表演活动，如陆游《赛神曲》就生动详细地描绘

了祭神中的击鼓舞乐场面：“击鼓坎坎，吹笙呜呜。

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14] 诗歌中展示

了身穿绿袍、手持槐简的老巫和红衫绣裙起舞的小

姑，体现了祭神的庄重与热闹。这种祭祀中的表演节

目也称为“社火”或“社戏”，属于宋代社日村田乐

表演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社火表演

中的娱乐成分已经完全掩盖了祭祀因素，以至于人

们难以认识它本来的面目。[15]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大傩图》（图一）[16]，

即属于萧鼓祭祀表演的村田乐画题作品。画面中描

绘了十二名表演者，皆作舞蹈状，因其装扮怪异，动

作极尽幽默诙谐滑稽之态，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

认为是表现宋代大傩仪式的乐舞情形，但近年来，

通过孔晨《宋人〈大傩图〉所行之事并非大傩》、孙

景琛《〈大傩图〉名实辨》、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

民俗》等文章和著作的详细考证，认为图中人物各执

农具所行之事并非傩舞，而是与民间社日祭祀相关

的社火舞队表演有关。

以上学者在考证中指出，画面中有四人身带乐

器，分别为大鼓、细腰小鼓、渔鼓和简板，其中鼓正

是社日舞乐祭祀中最主要的乐器。宋戴复古《题申季

山所藏李伯时画村田乐图》中记载：“春秧夏苗秋遂

获，官赋私逋都了却。鸡豚社酒赛丰年，醉唱村歌舞

村乐。鼓笛有声无曲谱，布衫颠倒傞傞舞。欲识太平

真气象，试看此画有佳趣。管弦声按宫商发，细转柳

腰花十入。”[17] 宋马廷鸾亦云：“云黯天低结暝阴，

孤灯对影夜沉沉。可怜一曲村田乐，犹是尧民击壤

图一 佚名《大傩图》（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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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18] 从以上诗歌文献来看，在村田乐的表演中鼓

是最为常见的，因而在有关村田乐的诗歌文献中出

现频率也最高。

此外，画中表演者以老者居多。当然，也有论者

认为这是一群儿童的舞队表演，是“儿童村乐图”。[19]

实际上，古代有关村田乐的绘画作品虽未能流传至

今，但是从历代文人的题款和赋诗所透露的信息来

看，村田乐的表演者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即黄童和白

叟。元代虞集《题村田乐图》：“何人画此畎亩间，

二三老人若相识。茅屋萧条古树下，农务未殷牛在

野……老翁政自如儿嬉，高髻襁负相扶持……骑驴过

桥殊矍铄，携具荒陂来赴约。定知张果千岁人，游戏

人间共杯酌。”[20] 诗歌中描绘了“若相识”的“二三

老人”，以及骑驴携具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老翁”，

他们像儿童一样嬉戏和欢乐。元末王冕在《村田乐

祭社图》中也有相关记载：“冠带郎君颜帽古，插竹

簪花相媚妩。可是平生惯尘土，不学时人觑面目。髦

髦童儿亦覙缕，骑牛老儿妄伛偻。桑柘影斜山日暮，

醉饱归来同笑语。田家之乐乐如许，正是太平无事

处。”[21] 以上诗歌中所描写的人物均以黄童和白叟为

主，他们中既有观看社祭与表演的，也有在村田乐表

演中担任角色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画中人物所持道具来看，主

要为扫帚、瓠瓢、扇子、木棍等，画面上人物在鼓、

板敲击的节奏下作挥臂抬足、扭腰转身的自由表演，

极尽诙谐滑稽之态。这种装扮奇特、诙谐逗趣的舞

队表演在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也有相关记载：

“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

清……旱船遥似泛，水儡近如生。”[22] 诗歌中所描

绘的是化妆成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拿着农具的农

人进行村田乐表演的情形。诗中范氏注释：“民间鼓

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大傩

图》中所描绘的很可能就是这一类情形，这些热闹诙

谐、具有浓郁祭祀色彩的表演，给迎神赛会的社日活

动增添了无限欢乐的气氛。

（二）踏歌起舞

踏歌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娱神的一种歌舞，萌

芽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兴盛于唐宋。到了唐代，踏

歌的娱乐和即兴性逐渐取代了祭祀功能，成为社会

各个阶层都可以欣赏和参与的日常音乐活动，如“李

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的诗句所反映的就

是唐代民间运用踏歌送别友人的习俗。宋代，踏歌进

一步民俗化，广泛用于节庆、祭祀等社会习俗活动和

田间劳作休息中。

黄庭坚在《戏咏江南土风》中就曾云：“踏歌夜

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23] 诗歌中描绘的是社

日晚上，男女一起踏歌去祭祀社神的欢乐场景。王安

石《后元丰行》诗曰：“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

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24] 诗

中不仅表明踏歌起舞是吴地的社日习俗，也反映了踏

歌在吴地广受欢迎的情况。

图二 马远《踏歌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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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中马远的《踏歌图》便是一幅具有代表性

的踏歌村田乐画题作品。它生动描绘了农民在田埂

上踏歌的欢乐情景（图二）[25]。画面中有四位舞者，

醉意朦胧。走在田埂中央的是一个手持拐杖、袒露

胸腹、头上簪花的白胡子老者。他左手扬起，一脚着

地，一脚腾空，开心地不时回首呼应同伴；其后踏上

石桥者，正双手合拍，左摇右摆地蹬足踏歌；后面一

人则紧紧抓住他的腰带，躬腰扭动，“联袂踏歌”而

行；最后一人肩膀用竹竿挑着一个酒葫芦，一边

歌唱，似乎一边还打着节拍。沿着四位表演者前进

的方向往左边看，在画面左边的垄道旁一位妇人带

着一个露腹的儿童正在开心地驻足观看。在《踏歌

图》的上方，有宋宁宗赵扩借用王安石的《秋兴有感》

题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

上踏歌行。”结合诗歌内容，人们很容易将画面表面

地理解为农人庆祝丰收，在陇上踏歌的情形。

画面中虽然没有描绘乡村社日活动的喧闹盛况，

但是画中人物所持盛酒的葫芦、四人醉意酣畅的神

态以及踏歌起舞的表演，很可能是社日当天欢聚醉

饮归来，依然意犹未尽，陇上继续踏歌而行的场面。

他们欢快风趣的即兴表演，引来附近村妇、儿童的翘

首观看，浓郁的乡村生活图景和欢快的踏歌起舞表

演跃然于画纸之上，通过画面传递出一种欢愉自在

的节日喜悦之感。

（三）相扶醉归

相扶醉归是宋代村田乐画题中另一种比较常见

的画题。波士顿美术馆藏李唐的《春社醉归图》（图

三）[26] 以及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的《田畯醉归图》（图

四）[27] 均属于此。前者画面中心为一位骑在牛背上、

醉醺醺的簪花老叟，头戴宋代无脚幞头，幞头内圆帽

上粘着两朵粉红色大花，着黄白色宽松布衫，腰系

黑色布带，衣襟敞开，坦漏胸腹。从衣着服饰来看，

老者身份当为宋代社会乡村普通民众。老叟旁边还

有一后辈搀扶在侧，另有一童子牵牛走在前面，似乎

边走还边忙于啃食。《田畯醉归图》画面中心的构图

与之极为相似。画中主角应是骑在牛背的“田畯”。

据考证，田畯一词最早见于《诗经》“馌彼南亩，田

畯至喜”诗句中，该诗句在《诗经》中出现了三次，

分别见于《豳风·七月》《小雅·大田》《小雅·甫田》，

其中《小雅·大田》《小雅·甫田》都写到祭祀活动，

因此，现代学者刘子珍、杨庆鹏、张希峰等认为该诗

句所描绘的可能与社日祭祀活动有关。[28] 但“田畯”

在古文献中没有与“醉归”联系的记载，因此，高泽

等学者认为“田畯醉归”是对“春社醉归”的一种误

读，《田畯醉归图》中的老者很可能是宋代特殊的农

隐形象，与社日无关 [29]，与此观点相似的还有外国学

者如 When-Chien Cheng。[30] 尽管对于《田畯醉归图》

的主题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社日醉酒是宋代乡村

一道独特的风景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上述绘画场景十分相似的，还有北宋后期文

人郭祥正题北宋前期宫廷画家高克明所画的《村田

乐图》长诗：“皤然老叟醉兀兀，二孙侧立犹扶持。

余皆伶官杂村妓，插笛放鼓陈威仪。”[31] 该画中也描

绘了社日喧闹的乡村乐舞中醉酒老翁及其搀扶在侧

的两位孙子，场面十分热闹滑稽。实际上，这一情形

在宋诗中也有大量精彩描绘，如宋陆游《赛神曲》云：

“晚来人醉相扶归，蝉声满庙锁斜晖。”[ 32 ] 范成

图三 李唐《春社醉归图》局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087

艺术研究│宋代“村田乐”画题与社日民俗考

大《春日田园杂兴》：“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

醉翁回。”[3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醉归绘画中，那位牵牛走

在前面的黄童，似乎另一只手里都拿着东西作啃食

状，画面风趣。以往有学者推测是吃包子类的食物，

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吃的东西更有可能是社日祭祀

后分得的社肉。乡村祭祀都有用美味食物来祭祀神

灵的传统，而在祭神之后男女老幼均以分得社肉、社

饭表示他们也获得了神赐之福。到了宋代，社日活动

中亦是如此，如胡宿《田舍》：“牧童唱田歌，孺子

宰社肉。”[34] 方岳《社日万监招饮不往》：“吹筒挝

鼓儿童競，宰肉分膰父老专。”[35] 这些诗句所描绘的

皆是社日这一天分享社肉的习俗。社宴完毕，分包社

肉带给家里的儿孙享用，祈盼他们能沾上福气，健康

成长，如陆游《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四首·社肉》：

“醉归怀馀肉，霑遗遍诸孙。”[36] 又如宋方一夔《社

日思家》：“笑别比邻包祭肉，醉呼童稚认归牛。”[37]

结合以上诗歌，笔者推测，上述相扶醉酒晚归的绘画

中，牵牛黄童游玩尽兴，归途中啃食的，很可能是从

社宴中分到的社肉。

三、宋代村田乐画题的民俗价值和  

政治内涵

社日是宋代节日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节日，宋人诗

歌“一年两度村田乐，不羡人间万户侯”就十分生动

传神地表达了社日带给农人的欢乐及宋人对社日的

喜爱程度。“倾欹半人扶，大笑亦大嗔”[38]，“淋漓

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39]，“饮福父老醉，

嵬峨相扶持”[40]，宋代诗歌中对民间社日有大量精彩

描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在流传至今

归入宋代“村田乐”画题的作品中，如宋代佚名的《大

傩图》和《田峻醉归图》、马远的《踏歌图》以及李

唐的《春社醉归图》等，画作中人物形象的神态、画

面内容、人物所持器具等，无不生动体现了宋代社日

当天祭祀、踏歌、醉归等极具时代色彩的习俗场景。

这些风趣且充满乡村生活气息的画面，彰显了宋代

画家对乡村自由、淳朴民风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发自内

心的歌颂，为我们了解宋代丰富多彩的社日习俗活动

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画家在人物塑造以

及画面构图上的用心经营。无论是马远的《踏歌图》

还是李唐的《春社醉归图》，抑或佚名的《田畯醉归

图》，其中老者和小孩均敞胸露腹，露出圆鼓鼓的肚

皮，他们或欢乐踏歌，或忘忧醉归，这些形象无不传

达出“太平之像”的内涵 [41]。张哲俊先生对村田乐表

演中以老人小孩为主的现象也曾发表过类似见解，

他认为黄童白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表现仁政太

平的最好载体，如果老幼都能幸福安康，那么整个社

会必然也是美好的。[42]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绘画

中的“村田乐图”，很可能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反

映。北宋年间编制的《宣和画谱》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至于道逐婚姻，鼓舞社下，率有古风，而多见其真，

非深得其情，无由命意，然击壤鼓腹，可写太平之像，

图四 佚名《田畯醉归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088

艺术与民俗│ 2 0 2 3 年第 4 期

古人谓‘礼失先而求诸野，时有取焉’。虽曰田舍，

亦能补风化耳。”[43] 从中可以看出，以村田乐为题材

的风俗画作的政教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宋代村

田乐画题作品不仅体现了社日的节日传统，也表达了

统治阶层希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同时更迎

合了他们教化风俗、歌颂太平的心理，成为我们了解

宋代社会政治的重要窗口。

结  语

宋代“村田乐”画题作品是一类描绘乡村百姓日

常生活景象的风俗画。社日是古代尤其是宋代乡村

百姓最为喜爱的传统节日之一。宋画“村田乐”作品，

与流传至今的许多诗歌文献一样，对社日习俗有生

动而翔实的描绘和记录。在对宋代社日习俗考察基

础上，结合绘画细节和画史文献、诗歌等分析，提出

宋代“村田乐”画题记录了社日活动中的祭祀、踏歌

和醉归等丰富的节庆习俗与活动，既展现了宋代乡民

淳朴平等、可爱自在、豁达随性的公序良俗，也表达

了统治阶层希望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治国理

想。宋代绘画是宋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瑰宝之一，

不仅体现了宋代世俗文化的繁荣，也蕴含着画家的

时代关怀，及其深刻的社会观察和思考。因此，针对

流传至今的诸多古代绘画，无论是研究绘画创作技

法、解读画面故事，还是理解画家的创作动机及其传

达的人文旨趣，我们都需要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社会

历史情境下分析和考证，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在历

史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与作用。

（责任编辑：邹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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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llage Pleasures” is a common theme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 and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the reflected 
social custom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Song Dynasty social customs and an analysis 
of painting details, along with ar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oetry,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theme of “Village Pleasures”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 
predominantly showcases customs on the Sheri Festival, such as rituals, singing, and returning home drunk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gatherings. These 
images vividly reflect the free and lively cultural ecosystem of Song Dynasty rural areas and express the ruling class’ ideal of ensuring the well-being 
and contentmen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y are valuable visua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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